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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偃公堂五周年庆典记事
  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酷热难当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为防暑而忙得不可开交。
可我们幸氏今年却不同寻常，大家的注意力全集中到“偃公堂落成五周年暨中华幸氏祭祖典礼”的活动上了。7月初我从武汉来到山东龙口后，第一要务便是安装宽带网，因为，在这个偏僻地方，上网是我获取宗亲信息的主要途径。果然，茂林在邮件里告诉我活动时间定在8月1日至3日这三天。梅桂也在邮件里告知，她将率领24位马来西亚宗亲回中国参加庆典活动。这是令我感到震惊的消息！因为这里面多数是年高资深的长者，我不但熟悉他们的名字和业绩，而且和其中的几位通信多年，结下了深厚情谊。兰州的育忠也同样如此，他本来面临着老伴在医院打点滴、胞弟重病住院以及自己不久前摔伤过的窘境，当他得知马来西亚这么多挚友宗亲远涉重洋前来祭祖的时候，心里无法平静了，他要克服种种障碍前去相聚。展政、辉烈二位先生以及我自己也都劝慰他不好轻易离家半步，但两周后突然收到他的信息，他已购31日车票，照顾老伴的亲属已从华亭来到兰州，他还告知：弟弟康复出院回到华亭后，病复发而不幸离世 。这几条消息可不平常！我呆呆地坐在电脑旁，思绪万千：三千多年来，许许多多先祖都是这样执着地把敬祖、亲情摆在首位，他们的事例我能一一细数出来，而今天的育忠正是如此。我把这位年近八十的长者与历来传统串在一起，一句词语突然在心中涌现：“一脉相承”呵！
一天，梅福大姐来了电话，她说即日回台湾住些时，然后由女儿陪同前往雁门关。她问几号到达较合适，我顺口回答说宜早不宜迟，因为我们老人需要充分地交谈，尽情地畅叙。不料她们母女俩早早于27日飞到了太原，女儿李珊在网上预订了最好的宾馆，说要让八十多岁的母亲住得舒适。但老人在这生疏的大城市如何度过这许多天？我真为她们着急。在代县见面后更得知，李珊此次提前办了退休，以便全心全意陪妈妈赴雁门关。我望着这母女俩，打量着这位“孝为先”的李珊，对传统的威力似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我是31日早上出发的。天还没亮，在南山居住的幸义波便急匆匆开车来东海，将我接到龙口车站，我坐上了开往济南的第一班车。中午，和胜标宗亲及夫人金老师在车站会面了，我们兴高彩烈、满怀喜悦地朝西进发，向雁门关方向急驰而去。路程相当远，在河北馆陶县住宿一晚，次日中午才抵达目的地。下榻的凯利豪酒店大厅里，聚集着大量宗亲，平先、茂林、小贵等几位熟人都在，有的是首次见面，但都满面春风，笑脸相迎。也许，大家都把这里当作故乡，在故乡会见“家人”当然开心，尽管这故乡是属于三千年前的。分配我住五楼，居然与梅福大姐相邻，见面时都禁不住激动与喜悦，离别五年，彼此都有了变化，但心态依旧。她送来了巧克力和糖果，是飞越海峡带来的礼物，诚为可贵。不久，兰州的育忠宗亲也到了，我们俩住同一房间，来自湖南武冈市的青年幸荣福进来聊天，还带来了家乡的豆腐干特产，育忠兄也回赠了著的书以及书法作品，彼此相谈甚欢。20多年前，我曾经收到过他们同乡青年幸华彬的信，因为华彬在大学图书馆杂志上发现了我的文章，便写信来联络，所以我知道武冈幸氏的一些情况。
胜标和中原来到了我们宾馆，他们成了众人争抢合影的对象。这俩位都继承了偃公尚武的传统，率领部队履行过保卫国防的重要职责，所以和他们合影可以分享到一份荣耀。之后他们召集会议研究了工作安排和分工,中原的夫人时健也在周边，她喜欢保持一段距离，但又随时可以帮上忙。接着，我见到了来自赣州信丰县的幸世军一群乡亲，其实也是南康幸屋村人，因祖辈迁去信丰从事木工、建筑方面的工作，便在那里定居下来。闻名全国的赣南脐橙想必人人都吃过，就是他们那里出产的。有几位带来了老婆孩子，我们在一起合影留念，其乐融融。来自湖北大学的幸海华教授也到了，由女婿陪同，这位女婿有摄影特长，所以整个庆典期间都可见到他活跃的身影。海华老家是兴宁，虽近八十岁了，学校依然不放过他，还在主持教授协会的繁重工作，要不是我动员他来见见“幸家的世面”，兴许还在学校埋头苦干哩。幸屋村垂尧、垂均刚退休，他们组织亲属13人开4辆车不辞辛苦抵达了这里，在老家时我们相隔不远，但彼此不相识，此次在千里之外相会，感觉十分亲切。垂尧曾是钨矿党委书记，我动员他在联谊会担点责任做点事，他说以后半住北京、半住老家，恐有误事，于是推荐了青年宏光。宏光是个有能量的人，衷心期望他和幸华柱等人带领南康这一庞大队伍继续为全体幸氏出大力。
  代县这家最大宾馆没有中晚餐供应，大家只好步行千米去用餐。我们这桌有来自万州的宗亲，他们来了20余人聚会，我获悉万州有八千多幸氏后甚为震惊，而且，他们正在编写族谱，组织有序，资金不成问题。在筹备资金时，主持人（企业家）曾说：“大家随意捐吧，其余我全包了。”谁知，这一捐，款已够数了，他还没有出手呢！听完这个动人故事，我大开眼界，谁还敢小瞧万州（包括迁往湖北利川）的幸家！
  晚餐后回到宾馆，只见梅桂出现在大厅，育忠和我都大喜，决定马上乘车去云田宾馆看望马来西亚的宗亲。多少年来都只是通过书信或电子邮件互相交流，这次可要真正会面了。与钦生、展政等宗亲互相热烈拥抱的时刻，都激动不已。相互间已不是一般意义的亲情联络，而是志同道合的知心挚友。因为，我们打心底佩服那一批批从广东飘洋过海创业的幸家男儿，他们从零起步，历千辛万苦才站稳脚跟、兴家立业，至今天已发展到数百人，这些后人心系祖国，怀念家族，不但在那里建了幸氏会所，而且每年定期聚会，出版刊物，亲密联络，关爱有加，并与幸氏家族保持紧密往来。24人相约赴雁门关，多么了不起的举动！分手时，展政和梅桂都赠予礼品，依依送我们上车。
  回到宾馆，高安的幸小军正在那里分发纪念品—黄色T恤衫和红白相间的帽子，上面印有“纪念偃公堂创立5年庆典，幸氏宗亲联谊会”字样，两排字中间还有个大的“幸”字，突出了这是幸家的聚会。许多青年当场换上了这件新衣，显得神气十足。一些小孩也穿上了，拖长到膝盖处，像时髦连衣裙似的，新颖而张扬。
  2号上午，兵分两路：部分人留下开会，其余上雁门关参观。 胜标、中原二位主持小型会讨论领导机构换届事宜。由于军内有规定，限制了上述二位的任职，还有我们几位年岁已高，不再适合连任，所以换了年青人来挑重担。组织结构上作了调整：胜标为荣誉会长；设置顾问委员会，中原任主任；名誉会长、秘书长都维持不变；设五位常务副会长，增加副会长名额，以利扩大面，等等。这种方案得到大家赞同，所以在下午的全体会议上获一致通过。上午还认真讨论了编写“总谱”问题，由于这是工作量大、难度大的工程，需要新班子重新定夺。直至14点，大家才去用餐。
  上雁门关的宗亲们参观了先祖纪念地及周边古迹。他们头顶烈日，下山时马来西亚的幸淼森老人坚持不住，正在为难之时，来自邵阳的幸时善、幸宗清二位背着老人顺利下了山，被传为佳话。上午两项安排均被迟延，整体计划不得不调整，取消了原定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本经过精心准备，足足有一个月吧。因为原本想法是摆出实际成果来祭奠先祖，什么成果呢？当然是励志、奋斗、创业、成才等方面的业绩。我联络了一些老辈的精英，例如梅福、育忠、幸勇、展政；中青年的先锋，例如梅桂、继承；还有企业界的成功创业人士。他们都进行了认真的发言准备。未能赴山西的，例如幸勇、幸继承，他们寄来了书面发言稿。当然，还安排了即兴发言人，谈一家亲、宗族梦的感想。胜标说，有关发言稿就交给第六期“幸氏通讯”刊登吧,这样可以弥补。
  下午四点，召开了全体会议，由中原主持，各项议程完成得非常顺利。实际上，这是作了充分准备的结果，例如树德的工作报告，胜标曾花很大精力修改；新班子组成方案同样经过胜标等人的精心设计及广泛征集意见，所以得到代表们的认同和赞许；小军汇报了财务状况，并期望宗亲们继续给予支持，现场立即形成捐款热潮，后来得知超过了10万元。最后，胜标发表了总结性演说。
  宗亲捐款的热情在此略举几例。必泽老先生在聚会之前带头捐2万元，其他一些宗亲立马跟进，累计已有4万多元。树德老师几月前曾不幸出了一次车祸， 赔付超过20万元，所有积蓄都搭了进去，胜标见此情景，对这位侄儿说：“你捐2000元吧，此款由我代付。” 梅福大姐捐了5000 元，女儿李珊知悉后嫌母亲捐少了，我安慰她：“不算少，你们俩的旅差费就得上万元哩。”类似的感人故事 还有很多。
  晚上，中原主持召开了新领导班子及相关人员联席会议。胜标此时健康不佳，大家都没注意到他这些天一直内烧，没发现他是在硬支撑着。中原也是优秀的指挥者，很富有实际经验，所以会议开得有声有色，体现出团结一心、努力奋斗的意志。新班子面临着完成总族谱编撰的艰巨任务，这场攻坚战需要动员全族的力量。
  3日是在偃公堂举行隆重庆典及祭祖的日子。一大早宾馆门前便空前热闹起来，个个穿着金黄色的纪念衫，戴着统一的帽子，给这座往日安静的小城平添了节日气氛。小孩们在欢快地嘻戏着，一群群宗亲都在亲切交谈，喜形于色。4辆大巴和32辆小车到齐了，载着300多位幸氏驰向雁门关。这是往景区北门的道，需爬越许多山峰，道路曲折迂回，让我感受到了20多年前访雁门关的类似情景，引发一系列联想，格外喜悦。当我再次见到“镇边祠”、“偃公堂”等熟悉的匾额时，心潮澎湃，难以自制。门前的一对石狮依旧安然屹立，我亲切地站到它身边，一如五年前那样由梅桂拍下了合照。进入到偃公堂大院里，已是人山人海。突然，一位青年走来高声喊着：“叔，我是成都的，我是代华呀！”我无比兴奋：“哎呀，是代华，我们终于见面了。”我向站在旁边的育忠介绍：“这是代华，第二期《幸氏通讯》里有他的文章呀。”于是大家在一起合影，非常难得。后来才知道，川渝湘地区来了一大堆名字很熟悉的宗亲，例如可维、帮勇、亨雄、幼平等等，这都是我早想见面的，只是现场热闹一片，互相间都忽略了这次交谈机会，惋惜之至！
  中原宣布庆祝会开始，胜标首先致辞。面对如此盛大场景，他显得兴奋、喜悦，话语里充满豪迈与信心。杨家将后代在我们邻近处建立了宏大的纪念性建筑，所以胜标荣誉会长勉励我族同仁继续努力，创造佳绩，将来为偃公铜像披上名贵黑金。他话中有话，大家都以热烈掌声表示响应。钦生、杰仁、宏光代表三地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接着由文石主持了隆重的祭祖仪式，全体人员顺序进入大厅，向先祖致敬。之后大家分地分批照相留念。短短数小时所表达出的激奋和真情，相信所有到场的宗亲都永志难忘。
  此时的气温在急剧下降，几乎每一位穿的都是纪念汗衫，对气候突变毫无准备，都在强行支撑着。幸亏中原夫人吴时健买了许多雨衣，我也被分发了一件，缓解了部分寒冷。山风强劲，下雨在即，租用的大巴却迟迟未返回，我们只好在寒冷中等待，这种变化无常的气候让我们很自然联想到偃公戍守雁门关的情景，先祖们经历的艰难困苦一定大百倍呵！
  我们来到了聚餐大厅。三千多年前，偃公一家在此同锅吃饭（青铜器时代，铁锅尚无），后来人口发展了，锅小了，不得不分散各地，乃至全世界，今天，他的300多子孙又聚集这里，再吃同一锅饭，象征意义何等美妙！可惜，饭后大家要分别了，好不容易云集这里，现在却要再见，都有一种失落感。这是不平凡、永铭记的三天！
  祭祖的意义在于弘扬祖德，发扬光大。我们的优秀传统有哪些？我们每一位，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学历高低，都该如何去奉献社会呢？相信通过本次活动，会激发更多青年去思索，去付诸行动。这让我想到了在武汉的幸继承、幸玉芳二位青年。继承在商务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后，按照现代经营理念将公司交给外界能人管理，自己一心一意去大学任教，并读北京大学博士学位，目前又在全力以赴准备去美深造，主攻供应链方面的管理学问。玉芳在南康幸屋村度过了极端贫困的童年，但她依靠坚定的信念，目前在武汉大学读博士后，攻读“伦理学”学科。此次暑假，仅回家一周又回到武大擂功，其顽强之意志远超出一个20几岁同龄女孩的承受力。或许他们仅是当代幸氏青年的缩影，如果这样的有为青年遍布全国，那是怎样的局面呀！
  4日早上，胜标夫妇和我等人告别了中原夫妇回山东。沿途山峦重叠，下午五点才到达济南，不胜辛苦。胜标宗亲依然在病中，我摸他的手，显然在发烧，感觉是37度多，实际测量是38度，他的意志力掩盖了真正的病情。他安排了车送我去潍坊，又通知了幸义波专程接我，而他自己则于当晚住进了医院。他的坚强毅力尽人皆知，此次连续发烧5天却默不作声，更令我们肃然起敬。 
  往返路上，与金学娟老师同车生活过几天，我们都受到了她的精心招待。胜标说过，有三大女性对自己产生过深刻影响，金是其中之一，可见这是一位卓而不凡的女士。当然，这次在雁门关还见到了其他许多幸家女或女眷属，都属“优秀”之列，让我们日后不忘宣传她们吧。
  义波提早2小时来到潍坊接我。天已黑，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他说这几天总在网上关注着雁门关的消息，已看到一些照片。我兴致勃勃地向他介绍庆祝的盛况，他兴奋地倾听着，不知不觉将车子错误开向了青岛方向。没有回头路，只好寻找出口，重新进入高速，我们俩人都呵呵大笑起来。晚上10点才到我家，义波还得往回走半小时，我送他出来，望着这位小宗亲，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
                                 幸垂炘   
                                     2015年8月， 龙口。

